本檔案未經整理

一首充滿動感的詩——聖詠一三九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林逸君

有不少朋友來跟我分享過他們對聖詠祈禱的熱衷，大家都表示對聖詠一三九篇有難以表述的喜愛，總覺得它蘊藏著令人神往的深意。究竟這篇聖詠美在那裡？這是促使本文誕生的原因。

筆者在本刋七十五期曾採用過「形式美」與「內涵美」來賞析聖詠一一四篇，這是最基本的一種「質文並重」的看法。誠然，如果一首詩只用心於眩人耳目的辭藻、技巧，則會使詩意流於浮淺、空洞和庸俗。反之，若徒有深意，卻無含蓄、巧妙的表達，它可以是一篇饒有深意的文章，但並不是具有藝術色彩的詩。詩是詩人心靈與心之外的事物交會，在情與意的醞釀中，以高度意識，經過藝術手法的處理釀造而成。《滄浪詩話》說：「詩有別趣，非關理也。」詩有它特殊的素材，它與博大精深的知識無直接關係。詩是感性的產物，來自詩人的生活經驗和對人生體悟而勃發的情性。詩沒有邏輯理路可尋，妙在悟入，意在語先。然而，當詩成時，讀者卻又能透過詩中的文辭和技巧，找到不少的理則和蘊藏的意念，從而分享了詩人的心靈境界。

聖詠是希伯來人的詩，有一般詩歌所具備的特質：首先它是抒情的作品，它雖然表露了詩人喜怒哀怨的心情，但在由情而到文字這一過程中，詩人與他的處境劃出了某種距離，使激盪的感情在抒發後漸趨平穩、安祥。其次，詩人個別的情懷也因著文字的傳遞，使人與人之間的感情達到共鳴，這是聖詠成為基督徒的祈禱文的基本因素。其三，聖詠也如同其他詩歌一樣，能使讀者以溫柔敦厚的心來默觀宇宙，對人、對事、對人生有了更新的體認，從而觸及形上的直觀智慧，嚮往以心和世界相合的境界。

然而，聖詠之為聖詠，因為它是基督宗教內特有的宗教詩，神人交會是它特殊的內涵，詩人以至高無上的主宰作為交談和書寫的對象。換言之，聖詠的本質是劃破時空的天人對話，也是最動人的祈禱文。聖詠一三九篇就是一個明顯的典例，它不但具有文質相生的技巧和表意，而且含有極豐富的主題思想，展現了作者對天主的認知和感情，充分表達了神人之間的密切關係。以下試就其建構技巧和表現的內涵，看天主的全知全能，天主的全善全愛，及思維與生活三個主題。

壹、「時空設計」凸顯天主的全知全能

作者深切的體悟天主的全知全能，在通靈的心思和筆觸下，透過時空設計的技巧來表達。時空設計的烘托，在詩中有如場景、有如佈局；人的聯想和感覺，隨著詩人所安排的空間更替、時間變易，而作出視點式的轉移，使詩充滿了節奏性的動感。

7 我往何處，纔能脫離你的神能？

我去哪裏，纔能逃避你的面容？

8 我若上升於高天，你已在那裏，

我若下降於陰府，你也在那裏。

9 我若飛往日出的東方，

我若住在海洋的西方，

10 你的雙手仍在那裏引導著我，

你的右手還在那裏扶持著我。

時間的速率與空間的轉移：作者用了「飛」字來形容人以動作移動所能有的最快速度，且是一句緊接一句的標出空間的轉移情況，由一個方位轉到另一個完全反向的方位，其速度之快，在感官上形成了極為强烈的視覺意象。時間上的急促，空間變動之快，令人目不暇給，猶如電影中的快速鏡頭，予人一種明快的節奏感。

時間的壓縮與空間的擴張：這是作者另一種高明的時空技巧，人在極短的時間中，「上升高天」，「下降陰府」，整個宇宙空間在一瞬間跑遍了。如此，詩人濃縮了人在空間轉動所需的時間過程，也擴大了在人意念中的宇宙空間的廣度。

13 你造成了我的五臟六腑，

你在我母胎中締結了我。

14 我讚美你，因我被造，驚奇神奧，

你的工作，千奇萬妙！

我的生命，你全知曉。

15 我何時在暗中構形，

我何時在母胎造成，

我的骨骸你全知情，

16 我尚在母胎，你已親眼看見，

世人的歲月尚未來到以前，

都已全部記錄於冊表，

都已全由你預先定好。

17 天主，你的策略，對我何其深奧！

你策略的總數又是何其繁浩！

18 我若去計數，而它們多於沙粒；

設若數到底，我仍同你在一起。

詩人經驗中的時空：在上述7—10節中，可說是由方位移動下凸顯的時間速度，形成明快的節奏感。而13—18節，則採用了主觀經驗中的時空，以「歲月」來指出時間的悠長，人的意念在空間延伸所表現的節奏是緩慢的。人在母胎中成形，漸次成長，由無知而具備知識，明瞭天主對人的愛的計劃，經驗自身在物質變易的世界中的實況。「歲月」可說是人由潛能而至實現此一過程的代稱。空間的凝聚：與空間的擴張相反，主要在視野縮小，凝聚在一個固定的範圍—母胎，這是經過刻意選擇的焦點空間，一切令人「驚奇神奧」，「千奇萬妙」的工作，都在這小小空間裡實現。

從上述的時空設計看來，作者似乎刻意的運用這一技巧，他首先用了「何處」（7節）、「何時」（15節）的點題方式，來引發讀者的注意力。在描述空間時，以「上下」、「東西」的方位，來說明廣大無垠的宇宙領域。但宇宙之大，總比不上全能天主的偉大，卽使人能以某一單位數字量化宇宙，但天主卻不能量化，祂是在空間幅度外無限地存在。祂遍及萬物，連人的「五臟六腑」都觸及，人在「母胎中形成」的過程，祂都瞭如指掌。祂又超乎萬物，萬物由祂而來。因而詩人驚嘆自己受造時天主的美妙工程，天主奧秘的臨在，也彷彿感到無法逃避處處都在的天主「面容」。

至於時間，時間是在變動中產生的，一是由於方位移動所需的過程而形成；另一是由事物本身的變化、發展、成長的過程而形成。作者充分把握了這兩種時間觀念，巧妙地加以運用，因而產生了動靜虛實的詩趣。人依時空而存在，是過程性的受造物，有所謂「過去、現在、未來」。但天主卻不在時間中，祂是全善的神體，本質不變，不受時空的限制和測量，無過去與未來，只有永恒的現在。天主無始無終，未有人類之先，祂已存在，歲月未來之前，祂已知曉一切。祂不會因「過去」而淡忘，不因「未來」而迷惘，一切的一切都在祂永恒的「現在」中，無所不知，也無所不能。

貳、「對比與漸層」表彰天主的全善全愛

天人之間的對比

「對比」是聖詠一三九篇中所含有的另一技巧。對比的方式能使詩意更形生動活潑，往往是兩個對立點，在對立的場合中，形成某種距離和張力，也能成為某種調和的靈感。

方位的對比：（參閱8—9節）如上／下，高天／陰府，東方／西方；這種對比的技巧延展了空間的廣度，令人大有海濶天空，無涯無盡之感。

光明與黑暗的對比：（11—l2節）光／暗形成了某種對立性的張力，光明與黑暗各有其互不共存的領域，失去光明的地方就成為黑暗；光明所在之處，黑暗就蕩然無存。作者一面提出這樣的對立性，一面指出「黑暗與白晝」為天主來說是同樣光明，因為天主自己就是光，在祂內沒有一點黑暗（若壹一5；默廿二23—25）。這足以令人了解光與暗的對立，只是人在有限時空中所用的概念，無限的天主卻超乎這些對立現象之外。

天人的對比：這是作者非常成功的强烈刻劃手法。作者用「你—我」來表達天人間無可言喻的距離，天主是超時空的主宰，人是時空範疇內的受造物，在「天人追逐」的一幕中（7—10節），更易令人感受到這一點。詩篇中的「飛」字，形容了人所能有的最快速度，儘管人施展一切技倆，上窮碧落下黃泉；但天主比人的意念更快，人無論採取抗拒或逃避，都無法脫離天主的神能，也不能逃避祂的面容，天主始終是絕對超越一切的天主。

漸層式的手法

作者的高妙就在此，一面以對比技巧，來說明天人間超越與限度的懸殊對比；一面又以漸層式的手法，來表彰自己所體認的天主是個全善全愛的天主。天主的全能全知和絕對超越的本質，不會令人對祂畏縮不前，反而令人感到祂的可親可近，這不能不歸功於作者對漸層技巧的運用。所謂漸層式全是基於一種大小、遠近、强弱等的層次上所形成的秩序，予人層層遞進的律動美感。

天主從遠處看人：人的姿態或「坐」、或「立」，人的活動或「行走」、或「躺臥」，天主都察覺無遺。

2 我或坐或立，你全然認清了我，

你由遠處已明徹我的思考。

3   我或行走或躺臥，你已先知，

我的一切行動，你完全熟悉。

4   的確，我的舌頭尚未發言，

上主，看，你已經知悉周全。

天主在人身旁：天主對祂所鍾愛的人給予蔭庇、引導、扶持。在人還未懂得分辨左右手之時，天主的祝福早已包圍著人的整個生命。人無論在哪裡，常有天主的引導與扶持。天主的慈面在萬物中，在人生的旅途上，不斷地顯露；天主的溫情、主動並不因人心的冷漠、頑抗而中止，天主自己要來驅散人內在的愚妄和黑暗。

5 你將我的前後包圍，

用你的手將我蔭庇。

6 這是超越我理智的奇事，

也是我不能明白的妙理。

7 我往何處，饞能脫離你的神能？

我去哪裏，饞能逃避你的面容？

8 我若上升於高天，你已在那裏，

我若下降於陰府，你也在那裏。

9 我若飛往日出的東方，

我若住在海洋的西方，

10 你的雙手仍在那裏引導著我，

你的右手還在那裏扶持著我。

11 我若說：願黑暗把我籠罩，

光明變成黑暗將我圍包；

12 但黑暗對你並不矇矓，

黑夜與白晝一樣光明，

黑暗對你無異光明。

天主在人內：祂締結了人的生命。作者用「骨骸」、「五臟六腑」、「暗中構形」等字句，猶如天主鑽入人的母胎內親力親為一般，令詩人感慨驚訝這種鬼斧神工的精心設計。

13 你造成了我的五臟六腑，

你在我母胎中締結了我。

14 我讚美你，因我被造，驚奇神奧，

你的工作，千奇萬妙！

我的生命，你全知曉。

15 我何時在暗中構形，

我何時在母胎造成，

我的骨骸你全知情。

這些由遠而近，由外而內的秩序，充滿了大鏡頭、小焦點的視覺動感，無非在說明全能全知的天主基於祂本身的善意，對人充滿了撫愛，不但創造了世界，給人寶貴的生命，尤其樂於與人同在。天主的「看」象徵了祂的全知，祂對人瞭如指掌；也代表著祂對人的注目和關懷，因而詩人不會感到侷促不安。相反地，因著對全善全愛的天主的信賴，享受著天主鑒察下的舒暢，沐浴在上主充溢柔情的眼光下。祂的「面容」代表了祂對人的慈愛俯就，不惜自我顯露，自我給予。因而詩人敢於以「你、我」朋友式的稱謂，來表達對天主全能、全知、全善、全愛的深刻體認，以整個的情懷，配合了詩的素質，完成這篇精妙絕倫的聖詠。

叁、思維與生活的結構

如果把全詩再瀏覽一遍，又會有另一種新發現，明顯地，它是由思維與現實兩種氣氛所形成。2—18節可說是詩人思維框架中的時空情景，一如前文所提及的時空設計、對比手法及漸層技巧所表彰的天主的全知全能、全善全愛。在詩人的思維境遇中，透過靈動的暇思，上下東西任意翱翔，神人交往的親密關係，足以令人神往。思維能被視為主觀心理運作的過程（這並不否定天主能藉著人的內在經驗主動與人相遇）。然而，我們也得承認意象中的時空與現實的時空，的確有很大的差距。且看詩人在妙思之後，回到生活的實況，全詩的氣氛也為之一轉。

19 天主，恨不得你能殺掉惡人，

叫流人血的兇手遠離我身！

20 他們無法無天地褻你，

他們不忠不義地攻擊你。

21 上主，憎恨你的人，我怎能不痛惡？

上主，背叛你的人，我怎能不厭惡？

22 我對他們深惡痛棄，

視他們為我的仇敵。

23 天主，求你檢察我，洞知我的心曲；

天主，求你考驗我，明悉我的思慮。

24 求你察看我，我是否走入歧途，

求你引導我邁上永生的道路。

從這幾節詩歌來看，我們能發現詩人從思維中落實到具體生活時，面對天主的美善與人性醜惡的事實，感到痛心疾首。詩人頓覺自己立於善惡之間，惡勢力逼迫著人背離天主。而詩人的第一種態度是，切願全心投奔無限美善的天主，又因為確認祂的全知而感到此心可證日月，並為天所鑒察。詩人的第二種態度則是詛咒惡人。關於這一點，可從詩的角度及宗教的角度來看。首先自詩的角度而言，詩是抒情的，毫無保留地披露了詩人的真實情感。而由情到文字的過程中，詩人與他所處身的事件，劃出了某種距離，使激盪的情緒漸趨平穩，較為客觀的面對現實。其次，從宗教的角度來看，詩人沉浸在天人相遇的思維中，體味天主的全知全能、全善全愛，整個心靈趨向與人親近、與人同在的天主，這種祈禱的功力，不難使他逐漸為天主所轉化。因此，詛咒惡人不一定是詩人最後的取決態度。

綜合以上對聖詠一三九篇的技巧分析、結構內涵，我們必須承認，一個基督徒的祈禱是雙面的，是祈禱生活化，也是生活祈禱化，二者緊密相連，相輔相成，無論是直觀式的祈禱，或是理性反省的祈禱，都該成為我們信仰生活的原動力。

（本文作者為瑪利亞方濟各傳教女修會修女，輔大神學院畢業，今從事大專學生工作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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